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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校区东校园图书馆西侧的两排法
桐，粗可合抱，夏秋之时往往浓荫蔽日。早春
时节，经学生指点，发现其中一棵树上的两根
断枝多年前竟然长在了一起，抱成了一个直
径米许的圆环，蔚为奇观。余盘桓其下，驻足
仰观，思忖再三，感慨不已。爰作歌记之。

莫非
枝丫也分雌雄？

要不
怎会你侬我侬！
如此的缱绻啊，

如此的深情。
难舍难分，
紧紧相拥！

是何月哪年？
多舛的你我，

双双被无情地斫断了一端？
知命任天，
无悔无怨。

阴差阳错，
认出了你啊，
五百年前的姻缘。

不约而同，
彼此向前。
靠近，
靠近，
终于

抱成了一个完美无瑕的环。

电光火石，
刹那沦陷。
严丝合缝，
岁岁年年。
万劫不复，

似铁如磐。

共看天光云影，
同听莺啼燕语；
任它阴晴圆缺，
任它世事沉浮，

你我以沫永相濡……

环
□ 泰安校区图书馆 张建国

胜男计划去南岛的时候，北山的河刚

刚解了冻。她坐在河边，靠在一旁的树上，
潺潺的水流顺着高低不平的河道淌下来，
溅湿了招娣的裤腿，招娣就带一点腼腆地
冲胜男笑。她瘦的像河边的芦苇秆，风一吹
好像就会倒。
“招娣，我想去南岛。”胜男仰头说。
招娣的脸上浮现一丝担忧。
“你会回来吗？”
“不不不，招娣，我们一起去。”
招娣没想过离开北山，她没读过书，在

她的认知里，只有北山和北山以外的其他
地方。她习惯于北山，习惯于北山的草木，

习惯于北山的天气，习惯于北山的每一片
土地。

胜男见她没反应，站起来接着说：“南
岛的天是温暖的，我们只用穿薄薄的衣服，
也不用每天用冰水洗衣服。南岛的海是蓝
色的，我们坐在海边，温热的海水就会没过
我们的脚。南岛的天暗的很晚，我们不用摸
黑回家，我们可以在南岛的河里摸鱼抓螃
蟹，也不会有人担心……”胜男一边说着，
一边看招娣的表情。招娣的脸上没有什么
波澜，依然那样静静地望着胜男。胜男透过
招娣的眼睛，恍惚间看见北山秋天里那条
平静的河。

招娣有些出神，望着天际那抹带着暖
意金黄的云。
“招娣，去了南岛你就再也不用照顾弟

弟了。你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不用拾别人的
衣服穿。招娣……”

看见山边快要落下的太阳，招娣从草
地跳起来，打断胜男：“我弟弟应该醒了，胜
男，明天见。”

远处的天空泛着暖光，远山与天际之
间用画笔画出高山的轮廓，天边的云卷了
又舒，像胜男梦里南岛的海卷起的浪。

胜男轻叹了一口气。

“招娣，明天见。”

天边的光照过来，洒在北山明明暗暗
的山谷里，顺着胜男的视线，那光洒在奔跑
着的招娣浅灰色的衣服上。
招娣回到家，推开里屋的玻璃门，一只

拖鞋飞了出来。
“狗娘养的，小白眼狼今天去哪里浪

了。”招娣眼前一黑，然后又感觉脸上生疼。她
捡起鞋，递给屋里那个男人。男人脸上一道长
长的疤，是前几年赌输了让外面的人用刀割
的。此时他的表情显得更加狰狞，他从凳
子上站起来，用拖鞋狠狠砸在招娣身上。
招娣不说话，拖鞋被打掉了就接着捡

起递给男人。“每天挣了钱回来看你这死
脸，跟你死娘一模一样。”男人抽累了，将快
灭掉的烟按进招娣的手心。招娣紧紧咬着
下嘴唇，颤抖着将烟灰拍进烟灰缸里。

这时候一个老女人从里屋走出来，她
冲着招娣吐一口唾沫，扯着嗓子嚷嚷：“还
不看你弟弟去？今天回来挺晚啊，你弟弟都
快饿死了。一天天跟王家那个姑娘混，她疯
你也疯？出去读两天书有个会读书的娘就
成天不给我个好脸色看，读书那么多不还
是没了爹娘？要我说幸好没让这小贱蹄子
念书去，好歹还有个爹来……”
招娣垂着眼，进了屋里，屋里一股屎尿

味，招娣看见弟弟哭红的眼睛，轻轻地抱起
他来。弟弟长得跟妈妈很像，漂亮得像个小
洋娃娃。招娣收拾完东西，又给外面的两个
人做了饭，于是抱着弟弟玩。弟弟冲着招娣
乐，招娣越看越像妈妈，不免也红了眼眶。

招娣收拾完桌子到院子里打水的时
候，外面传来口哨的声音。这是胜男和她的
暗号。隔着篱笆墙，胜男递进来糖饼和药
酒。
“招娣，今天是想跟你告别的，我要走

了，我要去南岛了。”胜男用很轻的声音说
道，“跟我走吧，别在这里了。”

“如果被发现了，我会死的。”招娣的声

音颤抖着。
“如果不走，你也会死的。就算现在不

被那两个人折磨死，以后赌输了把你送给
别人当媳妇，接着做一辈子苦力，也会被折
磨死的。”
“招娣，算我求你了，跟我走吧。我们离

开北山，去南岛。离开这个家，我们走吧。”
胜男的声音几近哀求。

招娣这时候动摇了。她看着自己手臂
上一道道紫青色的疤痕，整个手臂上的伤
触目惊心，疼痛与恐惧一次次对抗。

于她而言，离开北山似乎是唯一的选

择。
妈妈当年也说带她走，两个人跑到北

山边却被村口的屠户发现了。屠户一嗓子
喊醒了村庄，妈妈什么也没想，就从山上跳
了下去，甚至一句话都没跟招娣说。

妈妈死了，可招娣怕，招娣不敢跳。后
来招娣被吊在树上，那个男人用一根沾了
盐水的藤条狠狠地抽打在招娣身上，发泄
自己的不满，招娣浑身是血，几次她都以为
自己要死了，却每次都被冷水泼醒。

死了倒可以一了百了，活着的人却依
然沉痛地接受惩罚。

招娣不恨妈妈，她只恨自己不勇敢，如

果那时候她也跳下去，就再也不用待在这
炼狱一样的地方了。

招娣回来的时候，提着一个小小的布
袋，但那确实是招娣所有的东西了。但招娣
背后探出一个小脑袋来，胜男这才看见招
娣背着弟弟，后背的包很大，坐开一个男孩
还装了很多东西，全是小男孩的东西。
“你带他干啥啊？”胜男表情一僵，但还

是同意了。
招娣开锁的时候，感觉到四周死一样

的寂静。听见屋里的人一阵咳嗽声，她吓得
腿发抖，闭上双眼，似乎在等待死神的宣

判，可停了一会，就听见屋里如雷的鼾声。

二人越跑越快，招娣身后的小孩盖了
一层毯子，尚没有因不安而哭泣。招娣感觉
耳畔风的轻盈，她深深感觉到，过去的一切
都将消失，连带着痛苦和不幸，都将与招娣
再无关系。

突然胜男停下了脚步，只听得见二人
沉重的呼吸声。招娣屏息，前面模模糊糊的
人影吓得她跪坐下去。
“谁啊？走这么急？”是村口的屠户。
胜男扶起招娣，用温热的手紧紧握着

招娣冰凉的手。她看着招娣，坚定的眼神让
招娣放心。胜男挡在招娣前面，正好是屠户

的死角。
“大叔，是我，胜男。我着急坐船回去念

书去。”屠户有点迷糊，还没从梦里回来，没
多想，随便叨叨两句就回去了。

两人上船的时候，已经累得腿发抖了。
北山起了雾，每次雾散了，招娣又要开始做
一天的劳作。招娣睡不着，闭上眼就是妈妈
带血的脸，她喂给弟弟点奶粉，静静地看着
雾里的北山。
北山很漂亮，让人神往。之前没有人离

开过北山，除了胜男的爸爸。胜男的爸爸是
北山唯一的一个大学生，离开北山后，当了
老师娶了妻。只可惜三个月前胜男的爸爸

妈妈出了车祸离开了人世，胜男想要回家
乡让父亲的骨灰撒在北山，这才结识了招
娣。

招娣一边回头看北山，眼泪一边掉。
胜男玩着弟弟的手，冲招娣说：“去南

岛以后，我们就去我爸爸那里住，然后我以
后要勤工俭学，读完大学就租一个房子，我
们一起住。而且我感觉，逃跑挺好玩的
……”她顿一顿，抬眼看见被雾气笼罩的星
闪着光亮。

招娣回过头，远处的海面上盛满金光。
远方的远方，更值得期待。

去南岛 （小小说）

□ 安全学院 李王璇

“我就猜到你今天要给我打视频，吃饭
了吗？”苍老却略带撒娇的声音从手机那头
传过来。

听出她的嗔怪，我弯了弯嘴角，意识
到，是有很长时间没给她打视频了。估计这
人在家一天得看十八次手机，次次都低着
头，皱着眉，手掌在下巴上来回地揉搓，认
真地琢磨着她闺女什么时候抽空能给她打
视频发信息。每当看着空空的对话框，就歪
歪撇下她那紫红色的小嘴，微微皱起眉头，
怅然地换到另一个闺女的对话框，犹犹豫
豫，心里空落落的，又怅然地换到老头儿的

对话框，最后摁下视频。屏幕亮着，俩人相
看了几眼，随即埋头扒拉起了饭。

对此，我表示非常理解，并且有些想改
正的心思。比如现在看着这满是焦黄落叶
的水泥路，在校园里溜达的我顿时孝心大
发，扒拉扒拉对话框，翻到最底下，完全不
拖泥带水地给老王同志打了个视频过去。
那边几乎是秒接，一个大大的脸盘子立马
就出现在寸大的屏幕里，唇角上弯，微眯的
眼睛消失在几道耷拉的皱纹中。望着她那
粗糙的皮肤纹理，有时会疑惑，我怎么像是
看到了一个在家等着母亲买蛋糕回家的孩

子呢？
透过屏幕，一看到心心念念的女儿，老

王同志便突突地声情并茂讲了起来，都是
些芝麻大的事，老王同志却总能不厌其烦
地叙述一遍又一遍，好似在外上学的她闺
女已经错过了一个世纪。

说起老王同志，她的世界永远是那么
明亮阳光，她的生活也永远是那么精彩绝
伦，或者说怪事百出。

上高中时，有时扛不住学业的压力，当
然更多的是一些友情纠纷，我就躲在被窝
里拿着老年手机给她打电话。高中不让带
智能手机，胆小的我自然不敢违背。那一
天，怀着支离破碎的心我还没开口呢，她那

苍老但略带撒娇的声音就传过来：“我就猜
着你今天得给我打电话，嘿嘿。”

这话和之前没什么两样。但谨慎的我
还是听出了一丝丝的小心翼翼。抓住这疑
惑，我了然于心，她定是又做了什么奇奇怪
怪的事情，并且造成了什么奇奇怪怪的后
果。
“你又干什么了？”我的语气中不知不

觉已有了些诘问的味道。
“也没什么，也没什么，我之前手机不

好用了，现在正用着你的手机。”
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我再次发问，终

于在她那结结巴巴稍带些不好意思的话语
中拼凑出一个让人感到略微惊悚的事实。

她原先手机是姐姐换下来的旧手机。
平常用着还算那么回事，但到了冬天，手机
就很难充上电，并且耗电非常快。聪明的老
王同志经过多次经验总结有了个重大发
现———在铺着电热毯的被窝里手机充电非
常快。这可把她神气坏了！于是，聪明的老
王同志再接再厉，继续研究。终于，一项更
伟大的发现诞生了！用吹风机吹着手机充
电充得更快。这可又把老王同志高兴坏了。
于是，她就经常不厌其烦地用吹风机嗡嗡
吹着，慢悠悠摇晃着身子，嘴里还哼着八十
年代知名曲子。那画面，真让人头大！终于，

一天，一直在河边走的老王同志身子一斜，
一脚踏踏实实地踩在了黄泥里。

去厨房看烧的饭菜的老王同志忽闻一
声巨响，声音像是从她卧室里传来的。疑惑
立马盘上她的心头，老王同志关掉煤气阀，
急冲冲地踏着小碎步一颠一颠地向卧室跑
去，嘴里还念叨着：“老天保佑！老天保佑！”
到了卧室门前，老王弓着背，粗糙浑圆的手
紧紧握着门把手，轻轻一推，额头甚至冒出
几粒汗珠。透过缝隙去看，倒是一片祥和之
景，就是有股糊味钻进鼻孔里。老王这才想
起什么，猛地推开门。确实一片平静，不过

是炸了个吹风机再加上个手机，以及一个
床垫上多了个黑色的“小”坑罢了。

听完她的讲述，我陷入久久沉思中，是
我的错，没告诉她一声，吹风机是用来吹头
的。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最后只能说，
还好人没事儿。这件事，老头是一点不晓
得，看着缝了个补丁的床单以及崭新的吹
风机，他也没疑惑过，老王同志自然也是不
敢透露一丁点。他们依旧安心地睡在多了
个坑的床垫上。只是，偶尔，摸着坑，某人有
点不好意思地翻个身，又继续睡去了。

不过，奇迹般地，在无语中，我那支离
破碎的心也会悄悄重新组合起来。

后来，老王同志更聪明了，她学会了粉

饰太平。如果不是偶然看见晾衣架上挂了
个耳机，哪里有人会发现她洗衣服顺带洗
了下耳机呢？如果不是随手一拿好朋友送
的茶杯，谁知道那杯子盖是一块一块用强
力胶粘起来的呢？

想到这，被洗过的耳机里传出的那苍
老又略带些撒娇的声音像是收到感应般的
停顿了下，又继续：“我跟你说，你还记得你
那二叔家的表姐吗？听说她去做了个双眼
皮，我可提前跟你说好……”

风潇洒一吹而过，抬眸，满地的黄叶滚
荡起来，嚓嚓嚓……

晚秋，想老王，想归家。

被偶尔想起的老王同志
□ 外国语学院 刘雨涵

之一
东君把酒漫题诗，
题得玉兰花满枝。
嗟尔无尘一身白，
拈来我欲染相思。

之二
无边心事向谁陈？
回首年来已是春。
任尔风光长自在，

时时别著眼前人。

咏玉兰
□ 能源学院 宗雍康

泰安校区图书馆 张建国 摄

组图地科学院李守春 摄


